
近日，“赤子心家乡情”金庸
百年纪念展在金庸的故乡浙江海
宁举办。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朗声图书”）在展
览现场布置了多处的百听融合阅
读空间，可供观众现场体验金庸
作品有声书的听读与录制。此
外，在展览“漫画侠风”单元，观
众可以欣赏《射雕英雄传》的有
声漫画，并通过体感互动设备化
身江湖侠客，与金庸故事中的武
侠人物“互动”，进行有声书录制
体验，亲身演绎笑傲江湖的武侠
传奇。

“正如北大教授严家炎曾提
到的，金庸作品虽然书写古代题
材，却渗透着现代精神，不仅具有
良好娱乐功能，而且具有深刻精
湛的思想养分。”朗声图书总编辑
何娴说，为了充分发挥“听”和

“读”这两种阅读方式的高度互补
性，朗声图书下决心大力建设正
版优质的金庸听书产品及高效安
全的传播平台，组建专业技术团
队，开发了“金庸听书”App 和

“百听听书”App。
二十年来，朗声图书一直致

力于金庸武侠作品的全版权运营
以及听书产业正版化建设，针对
传统出版发行机构数字化转型升
级需求，推出了“平台+内容+智
能终端+定制化服务”的创新性
融合阅读业务模式。

在何娴看来，不论以何种载
体呈现，经典作品具有一种超越

性，其价值不会因时空变化而动
摇。据她介绍，从纸质书到电子
书、有声书，金庸作品的数字化到
目前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数字出版阶段，主要围绕
数字内容生产和自有平台建设，
目前已初具规模；第二阶段是融
合出版和融合阅读，涉及数字出
版和传统纸质出版的生产方式转
变，以及两者间的深度融合。

“我们的正版金庸有声书在
微信读书、喜马拉雅、央广云听等
国内平台均已授权上线销售，整
体用户占比最大的还是年轻读者
群体，这个可能与他们成长于网
络时代密切相关。比起纸质书，
他们更习惯于阅读电子书、有声
书。”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
稿前，在“喜马拉雅”App上，“金
庸武侠作品全系列”的总播放量
超 7000 万次，粉丝数 68.5 万，订
阅 数 约 87.6 万 。 而 在“ 掌 阅 ”
App 上，金庸作品的粉丝数达
19.2万。

如今，金庸作品背后所代表
的中华文化正“远跃重洋”。朗
声图书成功与 27 个海外分发渠
道建立了精品汉语听书授权分
销合作业务，为全球终端用户
提供数字化阅听服务 。“ 漫画
《射雕英雄传》版权出口项目”
成功打入欧洲和亚洲主流漫画
市场，讲述金庸“侠”文化的中
国故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不断加深。

经由翻译，金庸的武侠小说跨
越语言障碍，向世界展示中国武
侠文化的独特魅力。

《射雕英雄传》三部曲英译项
目于2012年开始，由英国译者郝玉
青与文学经纪人 Peter Buckman
发起。2014年至 2015 年间，张菁
加入了人数并不多的翻译团队。

据张菁介绍，金庸的武侠小说
在 20世纪 50到 70年代就已经通
过影视改编和亚洲语言译本广为
流传。而到了 90 年代和千禧年
初，欧洲语言的译本才开始出现，
以法文和英文为主。《射雕英雄
传》三部曲的英文版由麦克莱霍
斯出版社发行，面向广大英语读
者，并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而在
此之前，金庸小说的完整英译本
仅三部，由香港的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雪山飞狐》《鹿鼎记》《书剑
恩仇录》。

翻译工作本身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包含
120 回、近 300 万字，而当代英语
小说一般只有八万到十万字。出
版社最终决定将金庸的每部小说
分为四卷出版，计划用 12 年时间
完成。如今，《射雕英雄传》英译
本四卷已出版完毕并于近期得到
再版。而张菁译介的《神雕侠侣》
英译本第一卷则于 2023 年 10 月
出版。目前，她正在翻译《神雕侠
侣》第二卷。

张菁强调翻译时力求传达中
文原文的阅读乐趣，希望英文世
界的读者在阅读时也能一下子就

“扎进”金庸的武侠世界。“但英文
和中文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翻

译小说中书法和武功结合的内
容，中文母语者很快就能理解什
么是‘一撇一捺’，但转成英文，就
需要更详细、更有技巧的解释。”
她说。此外，翻译工作也十分考
验译者的想象力，她认为译者自
身也要保持语言的新鲜感，不被
长期翻译所形成的“套路”套牢。

“如何将金庸武侠世界中包罗
万象的传统文化知识，包括天文、
地理、历史、文学、科学、医学、武
学等知识和典故译好是永远的难
点。”张菁说。其次是如何保留人
物形象的原汁原味。她分享了一
个有趣的例子，比如在翻译金庸
所塑造的李莫愁这一身世悲惨的

“厌世怨女”形象时，她会参照英美
文学经典中的女性形象，力求让英
文读者能够理解人物的复杂性。

金庸是真正站在武侠世界巅
峰之上的巨人，用十五部作品重新
定义了武侠，赋予武侠小说这种文
体以全新的活力。他将传统文化
和史学视野非常完美地融合进跌
宕起伏的故事中，塑造了几十个妇
孺皆知的人物形象。影视的传播
又再一次将这些人物符号化，成为
几代人话语方式的一部分。

金庸开启了一个时代，他
的离开又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结

束。科技往前走一步，原来神秘
的领域就往后退一步，我们终于
知道深山老林之中并没有隐居
的武林高手，也没有神医能让人
起死回生，拳击选手原来可以轻
易打败门派掌门……这样的世
界已经无法产生武侠小说的土
壤，人工智能的崛起必然进一步
改变这个世界运作的机理。

所 以 ，从 文 学 流 向 的 角
度，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自己正

站在一个拐点上，一种向后看
的文学正在被向前看的文学所
替代，人们的视线从后视镜转
向探照灯，转向宇宙深处。但宇
宙的真相其实并没有想象的美
感，甚至以破坏古典美感为乐，
那里荒草萋萋，由另一种残酷的
秩序所掌握。以《三体》为代表
的科幻文学并不是武侠小说的
继承者，而是它的破坏者。特别
是在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今天，

技术的发展必定会让更多人成
为科学的信徒，武侠和科幻这两
种文学类别也会呈现此消彼长
的关系。

江湖已远，武侠的情感世界
和想象方式只能用来怀旧，用来
颠覆。长河滔滔，缅怀金庸其实也
就是在缅怀我们自己的侠客梦。

羊城晚报：能否谈谈金庸
对您个人的影响？

费勇：金庸的小说对我来
讲十分珍贵。1984 年我正在
读研究生，其间遇到一位日本
留学生，他能把《论语》背下
来，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因
为我们这一代人与传统文化
的断裂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
而我的日本同学居然能背诵
唐诗宋词，熟读四书五经。

也是在读研的时候，我偶
然看到了金庸的小说，便一发
不可收拾。当时大陆出现了
盗版的金庸小说，我看的第一
本依稀记得好像是《天龙八
部》，当时一下子入迷了。我
花了一个月时间，几乎每天熬
夜，把我能找到的金庸小说全
部看完了，看完以后深感震
撼。这个震撼在于当时我确
实第一次看到了中华文化古
典美的一面，中国的棋琴书
画，中国的道家、佛家，在他的
笔下显得格外有吸引力，这些
小说把我们带回到中国古典
文化的源流，为我们补了一堂
名为传统文化的课，让我们知
道，原来我们的古典文化是这
样的。

金庸的小说让我们重新去
审视传统文化，不管是在中国
还是在海外的华人圈，他的小
说在像我一样的“60后”到“80
后”的这几代人当中，我觉得
是起到了一个连接当代和传
统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羊城晚报：您认为金庸小
说中所呈现的传统文化和今
天年轻人喜欢的“新国潮”有
没有一些联系和区别？

费勇：本质上我认为是一
样的，只不过当年金庸选择武
侠小说这种文类。现在的年
轻人喜欢非遗，喜欢马面裙，
就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梁
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本质

上是一样的。在我看来这是
一种文化乡愁，有一种说法很
有意思，任何人、任何民族，当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一
定会回到源流，找寻他们的根
源，回归到传统文化。

羊城晚报：金庸小说中的
“文化乡愁”在今天是否有了
新的演变和拓展？

费勇：工业革命之后，这
种“文化乡愁”在全球范围内
都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工业
革命带来城市化、全球化、标
准化，与传统文化差异显著，
促使人与乡土开始割裂，这
是 人 类 在 现 代 化 转 型 过 程
中，几乎每一个民族都面临
的问题。

而“文化乡愁”在中国有
着更为特殊的历史情境。当
年 金 庸 武 侠 小 说 横 空 出 世
时，香港还未回归，海外有大
量华人，从 1949 年一直到 80
年代初，海外的华人很难回
国。当时金庸的小说，也包
括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
那个年代在港台地区以及海
外华人圈特别兴盛，因为他
们 回 不 了 中 国 、回 不 了 原
乡。金庸构建的武侠小说世
界代表了这些群体对故乡的
一种文化想象，他们通过阅
读小说的这种方式，把对中
国的文化记忆以及文化认同
在故土之外流传下去。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代
人开始接触到金庸的小说，
也非常喜欢，因为我们经过
30 年非常特别的教育，突然
回 头 发 现 原 来 我 们 的 根 还
是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上 。 对
我而言，金庸的小说唤醒了
我文化上的中国意识，我能
体悟佛教的慈悲，道家的飘
逸，儒家的敦厚，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喜爱早就刻写在我的
基因里。

羊城晚报：您认为金庸
的武侠文化是否能与现代
性接轨？

费勇：在健全的现代社
会中，像金庸小说这种文化
的出现是必然的，而且它反
而会得到蓬勃的发展。实
际上在很多发达国家，现代
化程度越高，在经济与科技
上非常超前，但在人文上反
而会往回看，就好像是需要
回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去寻
找一种心灵的慰藉，这是人
类发展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金庸小说具有深刻的
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这也
是他的小说能够超越时空，
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在
金庸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
找到江湖梦，更能找到人性
的光辉。

羊城晚报：您怎样看待关
于金庸小说的文学性争议？

费勇：我的看法是，什
么是文学，什么是经典，这
个不是由某一学者评定的，
甚至也不是由某一官方鉴
定的，它唯一的答案、唯一

的裁判，就是时间。举个例
子，明清时期，《水浒传》和
《红楼梦》并不是经典，就连
文学都算不上，那时这些书
籍都被认为是“地摊文学”，
相当于手抄本在地下流传，
是禁书。但在现在，这些书
都被奉为经典。

到底什么是文学，其实
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最后
只能交给时间。讨论金庸
的小说是不是经典，是不是
文学，我觉得这个讨论是没
有意义的，也许 100 年后，
那时来讨论我们这个时代
的伟大作家，也许那个名字
我们都没听说过，就像曹雪
芹时代无人听说过曹雪芹，
莎士比亚时代无人听说过
莎士比亚。我对金庸的评
价，只能说是我站在当代的
一个语境当中评价他的小
说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去
思考为什么他的小说受那
么多人欢迎。

羊城晚报：您觉得金庸
小说对于当下有着什么样
的意义，现在的年轻人基本

上不读金庸的书了，而是通
过影视渠道或者六神磊磊
碎片化地接触，这样的了解
是否会产生误读？

费勇：我觉得金庸对于
当下的意义归根到底还是
在于他在当代人与传统文
化 之 间 找 到 了 一 个 连 接
点。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任
何时候我们都无法回避我
们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们最宝贵的文化财富不
可能完全是移植过来的，它
必须是我们自身的肌体上
生长出来的，首先是有一个
主体。

所有东西都是在传播
的当中不断被创造，但是不
管如何传播也不管有哪些
新的创造，金庸小说所传达
的那种古典中国的美并没
有消失。这种美通过影视、
游戏、动漫的形式一代一代
地传下去，多好。而且所谓
的传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
东西，它就像河流一样，不
断被当代人改写，不断汇
入，不断向前。

羊城晚报：有关金庸的
阅读、报道，一直热度不减，
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费勇：确实，关于金庸的
报道今年特别热。我也觉得
有点奇怪，但是也正常。大
家不用担心这种热，就是一
阵风，过了就冷了。金庸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热到现
在，可以说从没停过，已经成
为一种常态了。而且我也问
过金庸版权的代理商，金庸
作品每年的销量都是很稳定
的。除持续时间长，金庸小
说读者覆盖地域广，从中国
的大陆、香港、台湾，延伸到
东南亚、北美洲、欧洲、大洋
洲的华人社会。读者群雅俗
共赏，从政府官员、大学教授
到平民百姓，都喜欢读金庸的
新武侠小说，这是很罕见的。

羊城晚报：金庸的小说
为什么会这么“热”？

费勇：金庸小说有着独
特的文化意义，他改造了武
侠小说这一文类，他让传统
武侠小说渗透了现代精神，
达到了过去从未达到的文化
品位。尤其是他改变了旧武
侠小说中侠客的成长模式。
很多人喜欢金庸，就是喜欢

现在很难看到的小说中的那
种侠义精神。

第二，不得不承认金庸
的语言水平很高。我个人认
为在 20 世纪有两个作家对
汉语发展的贡献很大，一个
是张爱玲，一个是金庸。金
庸受原来明清时代小说的影
响很大，写作语言回归到了
古典汉语那种腔调，同时又
保留了现代小说的语言，他
摆脱了那个时代流行的翻译
腔。

第三，金庸小说塑造人
物非常成功，他笔下的人物
从早期的郭靖，到后来的韦
小宝，还有黄蓉、乔峰等人，
真的是每一部都有一个人物
让你很难忘。而且他在塑造
人物的时候，把人性写透了，
一般的武侠小说都是标签
化、类型化的，但金庸不是。
金庸的小说尤其是写到后
来，每一个人物都很丰富、很
立 体 ，好 人 坏 人 你 很 难 区
别。正因为他把中国的人情
世故都写透了，所以到现在
他的作品还是一座富矿。我
认为很多所谓的纯文学作家
跟金庸相比，对人性的理解
都略显浅薄。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陈崇正：武侠与科幻或将此消彼长

为爱发电，向世界讲好“侠”的故事外传播

张菁和她的同事郝玉青、白
雪丽还寻求更加创新的翻译语
言。“武侠小说的英语读者，跟今
天的中文读者一样，不少是通过
影视作品认识武侠世界的。李小
龙、成龙等武打明星，《卧虎藏龙》
《功夫熊猫》等电影和动画，还有
近些年在流媒体平台走红的仙侠
玄幻剧，都构成了一种跨越年龄、
语言、文化的视觉想象。”她说。
参照金庸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
剧，以及享誉海外的奇幻文学大
作如《哈利·波特》《指环王》等的
叙述技巧，她们采用了类似影视
拍摄手法的翻译策略，强调“镜头

感”“特效”和人物内心戏，使得纸
上的文字能在读者脑海中转化为
全方位的视觉影像，为译文营造
驱使读者不停阅读下去的动力。
为了不被呈现形式有限的影视剧

“带偏”，张菁还亲自到书中场景
如烟雨楼、桃花岛、华山、终南山
等实地考察，并学习拳术，以更生
动地转译、创作英文故事。

她介绍，截至 2024 年，《射
雕英雄传》四卷与《神雕侠侣》卷
一共五册书销量已达十万，这一
数字对于中文翻译文学来说颇
为可观。此外，这一系列也吸引
了欧洲多国出版社的注意，芬

兰、匈牙利、葡萄牙、德国、意大
利、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巴
西等国家都有正在策划或已出
版的本地语种译本。

张菁将文学翻译比作“红娘”，
每一个抉择都旨在以最吸引人的
方式呈现故事最好的一面。她表
示，能够将自己从小喜爱的武侠小
说带给外国读者，并为讲述中国故
事出力，是她无上的荣幸。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卷一
出版后，英文世界的报刊媒体包
括《卫报》《泰晤士报》《经济学
人》《纽约客》纷纷成为“自来水”
参与报道或撰写书评。《射雕英

雄传》丛书也激发了海外华人的
共鸣。在亚马逊、GoodReads等
网站上，《射雕英雄传》一共有过
万读者评分，绝大部分为四五
星。翻译团队还收到不少来自
读者的感谢信。

武侠网络小说、影视剧和游
戏等新型娱乐载体也在全球范
围内传播着“侠”文化，这一定程
度带动了“武侠老字号”金庸的
作品，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新的读
者。“如今有不少海外读者是先
接触了东方神话、武侠、仙侠玄
幻等题材的影视动漫作品和游
戏，才返身寻找金庸的经典来读

的。”张菁说。她认为，不论是东
方武侠、神话，还是西方奇幻、科
幻，好的故事万变不离其宗，都
需要有让人“过瘾”的架构、引人
入胜的故事和人物经历。

“翻译金庸经典就是一份
‘为爱发电’的工作。”张菁说。
她所做的不仅仅是翻译工作，更
是一场武侠文化交流。她通过
自己对原著深刻的理解和丰富
的体验，让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
世界不再局限于中文读者，而是
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在
她笔下，武侠文化正以一种全新
的姿态，跃入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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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视角

在数字化时代重构“金庸江湖”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中译英，一部《射雕》分为四卷出版

费勇 文 化 学
者，暨南大学生活
方 式 研 究 院 联 席
院长。著有《金庸
全传》《作个闲人：
苏 东 坡 的 治 愈 主
义》《零度出走》等

“镜头感”，为外国读者诠释武侠世界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黄明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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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
小说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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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百年诞值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百年诞辰之辰之际际，，本报特组织本报特组织专版专版，，钩沉稽隐钩沉稽隐，，从当下视角重新从当下视角重新

审视金庸小说的阅读与传播审视金庸小说的阅读与传播，，及对文学创作的启发意义及对文学创作的启发意义。。

金庸小说中的古典中国美，仍在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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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菁 从事中文小说、
戏剧与戏曲的英文翻译，
包括《射雕英雄传》英译本
第二卷等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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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崇正 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副
社长，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
长篇小说《归潮》《美人城手记》及
小说集《折叠术》《黑镜分身术》

等，有武侠小说集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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